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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在益杨县买了一套房子
离开医院，侯卫东心里堵得慌。一个人

在益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他突然很想找人
倾诉。可是回想起来，生活了六年的益杨城，
真正能倾诉的对象却寥寥无几。这一段时间
接触最多的是交通局的朱兵、刘维、梁必发等
人。可是这几人是生意场上的朋友，并不适
合将最软弱的一面暴露给他们。他不禁感叹
道：“朋友千千万，知音无一人。”

经过汽车站时，侯卫东突然想到了段英。
在益杨城，真正能谈些知心话的，似乎就只有
刘坤的女朋友段英。可是她现在是刘坤的女
朋友，以前的暧昧都成了过去。他就站在汽车
站前的人行道上，发着呆。忽然，背后有人拍
了拍他的肩膀，侯卫东如触电一样转过身。

“侯卫东，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想曹
操，曹操到，段英身穿一件紫色风衣，出现在身
后。侯卫东看清楚是段英，道：“怎么神不知鬼
不觉就到了身后，吓了我一跳。”一夜未眠，他眼
睛满是血丝，胡子也长得飞快，看上去颇为憔
悴。段英关心地问道：“出什么事了，这么憔
悴。”侯卫东道：“走，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段
英道：“现在才过四点，吃饭还早。我知道一个
茶室，最安静，我请你喝茶。”

这是一个幽雅的茶楼，进了茶室，一个穿唐
装的女孩子泡了一壶铁观音，就退了出去。背
景音乐是隐约的古筝，古筝如风，慢慢地吹动
着竹林。

品茶、听音乐，侯卫东将昨夜的案子给段英
讲了。段英听得花容色变，手指捏得紧紧的。

侯卫东讲出了心里话，也就完全放松下
来。他打量了一下段英，笑了笑。段英摸了摸
自己的脸，道：“我脸上脏吗，你笑什么笑？”“我
觉得你倒真是干记者的材料，我看了报纸上你
写的文章，写得很好。”段英兴致原本颇高，听了
这话，反而没有笑脸，幽幽地道：“鞋子合不合
脚，只有自己才知道。”侯卫东便觉得她话中有
话，道：“有心事吗？”段英沉默了好一会儿，才
道：“这事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从绢纺厂调到报
社，是刘叔叔帮的忙。我很感谢他，只是刘坤的
妈妈整天把这事挂在嘴上，好像救世主一样，让
人心烦。”更重要的一点，刘坤实在不是她心
目中的理想爱人，这一点，她无法说出口。

侯卫东以前见过刘坤的父母，当时还给
他们取了一个黑白双煞的绰号。如今段英到
了刘家，想必与这白煞相处得不是很愉快。

“看来做人还是得靠自己，否则就会抬不起头
来。”段英眼睛似乎有些湿润。

这一壶茶喝了一个多小时，谈谈天，说说
地，两人心情都好了不少。分手以后，侯卫东
按照老习惯，到沙州学院招待所住宿，办完手
续，又没了睡意，便准备到学院去转一转。走
了不远，就到了学院张贴栏。平时他不看这
个张贴栏，今天却无意看了一眼，就见到了上
面有一张“卖房启事”。

自从曾宪刚出事以后，侯卫东就想在益
杨县买一套房子。平时进城就有落脚的地
方，又可以存放重要物件，无意间看见卖房启
事，便走过去细看。

启事的最后一句话很特别：“此房价钱超
出市场价，无承受能力者请勿造访。”

从启事来看，这是一套位于沙州学院西
区的住房，西区风景很美很幽雅，很合侯卫东
的胃口。特别是最后一句话，更增添了他的
兴趣。记下门牌号，又在学院里转了一圈，这
才回到了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了西区临近湖边
的一栋掩蔽在树林中的小楼。敲开四楼大
门，一个白头发的老人探出头来，道：“你找
谁？”老人是财会系刘教授，在学院很有些名
气，侯卫东礼貌地道：“刘教授，我看到张贴栏
的卖房启事，请问，这房子真的要卖吗？”看到
买房人这么年轻，刘教授道：“买房子吗，我这
房子价钱可不低。”他又问道：“你认识我？”“我
是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在益杨县青林镇政府工
作，所以想买一套房子。”看着刘教授狐疑的目
光，侯卫东又报上了系主任和一些任课老师
的大名。刘教授挥了挥手，道：“进屋再说。”

交代完细务，两人就准备去办理过户手
续。出门之时，刘教授敲开了邻居的门。“老
郭，我这房子卖出去了，小侯是沙州学院法政
系毕业的学生，他以后就住在你的隔壁了。”
郭教授个子不高，头发梳得很整齐，穿了一件
运动装，显得很精神。他很感慨地道：“老刘，
在一起住了十年，真舍不得你，你什么时候
走？”两人就站在一起说些分手的话，侯卫东安
静地站在一旁等着。从楼梯又下来一人，很有
些气派。他老远就伸出手，然后紧紧地握着刘
教授的手不放，有节奏地上下摆动了一会儿，
道：“刘教授，段院长昨天回来了，今天
中午学院班子集体给您饯行，就在汇
碧楼。”来人是学院副院长济道林。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
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
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

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
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
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
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
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
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一
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
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

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
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
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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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森不在家的日子汪露露格外难熬
汪露露哭哭泣泣地回到卧室坐在婴儿床

边抚摸着霖霖，小家伙正光着小屁股扭头看
着汪露露，突然给了她一个甜美的微笑。这
是孩子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汪露露既惊
喜又难过。她好想叫吕森过来，告诉他孩子
会笑了。可是，她做不到。

虽然很生气，吕森依然把做好的饭菜盛
好放在餐桌上：“吃饭吧。”汪露露坐在原地不
动。“吃饭吧，我看孩子。”吕森走到汪露露的
身边，低头看霖霖。“宝宝乖，爸爸来了。”霖霖
直盯盯地看着吕森。

换做从前，这顿饭打死汪露露都不吃。
但现在不同了，为了霖霖，就算再生气，再不
喜欢也要吃下去。汪露露坐在餐桌前大口大
口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就哭了，哭得很伤
心。她回想刚刚自己说过的话，发现很伤
人。她爱吕森，希望吕森多陪陪自己和孩子，
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呢？
是自己的命不好，还是自己太挑剔？

听到汪露露在哭，吕森抱起霖霖的同时
叹了一口气。自己何尝不心疼汪露露。吕森
也想哭，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没想到有
了孩子以后情况会变得如此复杂，月嫂在的
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可她一走，所有的事情都
往一块儿赶。“还是再雇一个人吧。”他暗想。

胡乱地吃过早餐，汪露露抹着眼泪回到
卧室。只见吕森拿着摇铃美滋滋地在霖霖眼
前摇来摇去，小家伙的脑袋跟随着摇铃的方
向摆动着。“乖，妈妈抱。”汪露露本想抱起孩
子，可发现地上居然有水，再仔细一看，原来
霖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尿了。天气炎热，牛
秀芝白天一直未给孩子用过尿不湿和尿布，
这就养成了孩子随处大小便的情况，不过她
在的时候都是把尿的，现在她不在，就需要看
护者格外注意，只要发现有尿就用小杯子接
住。男孩和女孩的区别就是，女孩直接尿到
褥子上，男孩不知道要把尿喷到哪儿去。

“你怎么看的孩子？”汪露露指责吕森。“怎
么了？”吕森不知原因。“孩子尿了你看不到吗？”
汪露露一边给霖霖擦屁股，一边训斥着吕森。

“我一直逗他玩，没注意啊。”吕森伸手帮忙，汪
露露一把将他的手打到一旁。“用不着你。什
么都干不好，连个孩子都看不好。你说你还能
干什么？回家吧，别在这里碍眼。”带着气的汪
露露恶狠狠地说着。“你会，你什么都行。你管
吧。”从清早到现在，吕森一直在刻意讨好汪露
露，可无论怎么做都不对，索性他不再忍让。

吕森转身回房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忙碌

的汪露露
在换小褥
子的同时
还要看着
霖 霖 ，以
免小家伙
再尿。本以为吕森出去是找拖布帮忙擦
地，哪承想他居然去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出房间，冲
到吕森面前劈头盖脸地说：“你给我走，走
了以后再也不要回来。”

吕森也在气头上，随即顶撞：“你以为我
愿意看到你啊？走就走。”他拿起准备好的提
包快速走向房门，就在他低头穿鞋的时候，汪
露露从地上捡起抹布，一把扔了过去，正好砸
在吕森头上。她哭叫着：“滚！”“泼妇。”吕森
骂了一句，“咣”的一声关上房门走掉了。

房间内响起两个人的哭声。
霖霖哭得很惨，小脸憋得通红，嘴巴张得

好大，五官全部皱在一起。汪露露心疼地抱
着霖霖。她发现，孩子哭的时候，她更难过，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母子连心。她后悔嫁给吕
森，后悔当初没听父母的话。

吕森不在家的日子对汪露露来说格外难
熬。本以为嫁为人妻以后就可以自由任性地
生活，哪知现在有了孩子，汪露露又不得不再
次和父母捆绑在一起。她讨厌目前的生活状
态，讨厌每天面对着孩子和永远洗不完的尿
布，还有那些甩都甩不掉的唠叨，更讨厌那些
品种繁多的汤汤水水。她觉得自己像一条困
在鱼缸里的金鱼，每天不停地吐着泡泡，啃着
玻璃缸壁上生长的寄生物，没有丝毫自由。

吕森走了以后，汪露露以为对方会在上
车以后给自己发条信息或打个电话。可苦苦
等了半天都没有结果。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
溃了。换做从前，她肯定会大哭大闹一场，但
现在不能。霖霖在身边打着小呼噜甜甜地睡
着，汪明才在客厅里看电视，葛承艳长在厨房
里不出来。无论汪露露做出什么举动，都会
影响到这种和谐的场面。于是，她放弃了。
关掉手机，索性陪霖霖一起睡觉。

而此时此刻的吕森正在家中忙得不可开
交。在村子里但凡遇到吕森的村民，认识的，
不认识的，全都向他打招呼。“吕家小二，生
啦？”“生了！男孩！”吕森觉得自己又扬眉土
气了。第一次是考上大学的时候。被问多
了，心情自然就好了。吕森开始不由
自主地反省，他觉得自己在对待汪露
露的态度上有些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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